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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柳叶真的学会了驾驶机动三
轮车，为了省下每天雇司机的几元
钱，她和出租公司的老板商量，租车
按小时计价收费。清晨，她开着三轮
车把鸡蛋拉到灵泉河一个零售点那
里，这个点是她新近发展的，店老板
刘正启是个40多岁的中年人，按辈
分二人同辈，又因刘老板两兄弟中他
排行老二，柳叶便叫他二哥。刘正启
祖居灵泉河，三间临街的老屋场翻盖
成三层小楼，楼下三间门面房出售腊
肉、香肠、腊鱼、干虾米、板鸭之类的
硬实货，经柳叶撺掇，开始出售鸡
蛋。柳叶批发给他的鸡蛋，每斤比市
场零售价优惠四角钱。零售业务一
开张，每天都能卖出五六斤鸡蛋，最
多的一天竟卖了11斤，这项收入基
本包下了夫妻俩的伙食费，其他进项
挣的钱足够供两个孩子上学了。感
念柳叶的好处，拉鸡蛋的三轮车一
到，他便急忙上前帮忙，门面房内腾
出的一块地方，成了柳叶放鸡蛋的储
藏室。这家肉食店只要平时不进货，
一个人足够打点店里的生意，见柳叶
东一家西一家地送货忙得不可开交，
刘正启便主动提出帮助送货。

一天上午10点多钟，刘正启往
灵泉渔家送去40斤鸡蛋，恰在此时，

楚建功走了进来。
“哥。”张老板轻轻叫了一声，殷

勤地说，“上午有包桌吧？想吃点啥，
俺现在准备。”

见了楚建功，刘正启悄悄退到
窗户旁，拿起窗台上的苍蝇拍，拍打
着玻璃上的苍蝇。

楚建功环顾着大厅，两个服务
员正在打扫卫生，他低声说了句什
么，张老板来到吧台，拉开抽屉拿出
一个厚厚的纸包放进他的手提包内。

“这么多鸡蛋呀，哪买的?”
“河西湾鸡场。”
“送鸡蛋的人呢？”楚建功的声音

更低了。
“别人帮忙送的。”
“等着赚那点钱呐，今后不

准……”下面的话刘正启听不清了。
一连六七天，刘正启见柳叶的

两道细眉紧蹙，脸上难见一丝笑意，
禁不住问：“柳叶，遇到啥不顺心的
事了？”

“二哥，灵泉渔家再没送货吧？”
“鸡蛋都是你安排送的。”刘正启

赶紧说，“上次送货到现在俺再也没
去过那饭店。”

柳叶生怕刘正启误会，解释说：
“灵泉渔家和另外几家店突然不让供

货，俺想不出咋着得罪他们了。”
刘正启心里“咯噔”一声，想起那

天楚建功的半句话，他张张嘴又不吭
声了。

“二哥，俺明天去县城看看，了解
一下市场行情。”

“楼上有空房子，晚上住这里，明
天坐班车方便。”

“不了。”柳叶说，“俺去租辆三
轮，明天直接从河西湾走，到县城联
系人啥的跑起来也方便。”

早晨开了门，一听见三轮引擎
响，刘正启便忍不住向外看两眼，但他
心里清楚，此时是见不到柳叶的。到
了半下午时间，听到机动三轮的响声，
刘正启便盯着看，天黑了，仍不见柳叶
的身影。第二天、第三天，柳叶的音信
全无。刘正启猜测，一定是她在县城
联系到销售户，往县城送鸡蛋了。

刘柳叶的确在县城联系了一批
客户，第二天她开着三轮，朱子英在
车厢里看护着100斤鸡蛋，一大早离
开了养鸡场。

从河西湾到灵泉河大桥，路面
坑坑洼洼，柳叶小心翼翼抓着车把，
两只手汗津津的，三轮车驶过大桥，
她停车擦擦手掌的汗，向右一拐进入
了狮桐公路。这条国道一北一南把

狮江和桐城连在一起。四车道的柏
油路面很少驶过大汽车、小轿车，来
往奔跑着突突叫的手扶拖拉机。

平原隐退了，公路在起起伏伏
的丘陵中向南延伸。灵泉茶场的万
亩茶园，层层叠叠从山脚缠绕到山
腰。远远看去，丛丛茶树像茶花仙子
撑开的无数碧罗伞，等待有情人携手
相牵。

刘柳叶无暇顾及茶园的景色，
神情专注地盯着路面，避开狂奔的手
扶拖拉机。

山峦时而贴着公路，时而躲开
公路腾出一片山弯。山坳里，收割后
的麦田栽上的秧苗正拔节生长，红薯
地、豆子地郁郁葱葱，碧绿的世界环
抱着一个个小山村。水牛在塘埂边
悠闲地吃草，狗卧在树荫下无所事事
地耷拉着脑袋，树上的知了不知疲倦
地鸣叫着。

夏天不慌不忙地来临了。
对刘柳叶来说，收获夏天是紧

紧张张的。她没钱盖冷库，每天的鸡
蛋必须尽快出手，拓宽销售渠道成了
当务之急。她在心底盘算，除灵泉河
那销售点，三四天就得往县城送
200 多斤鸡蛋。

拐过一个山湾，再上一个大坡，
县城就在眼前了。突然，一台手扶拖
拉机突突叫着从山湾方向开过来，听
到这声音，柳叶攥紧车把急忙避闪到
公路外侧，手扶拖拉机拐上公路迎着
三轮冲过来，“嗵喀”一声，三轮车侧
翻在山崖边。开手扶的农家汉子慌
了神，呆若木鸡地立在路旁。

碎鸡蛋顺着三轮车身在公路上
漫流开来，朱子英满身流着鸡蛋从车

厢里爬出来，慌张地大喊：“姐，姐！”
刘柳叶被三轮车挤压在山崖边

动弹不得，头上、腿上不停地流血，她
上气不接下气地喊着：“子英，搬三
轮，快搬开。”

朱子英和那汉子一齐用力移开
了三轮车。柳叶扶着山崖站起来，
她下意识地抬抬胳膊抬抬腿，看起
来没有伤到骨头，头和腿是被山崖
上尖利的石头划破的。所幸侧翻的
三轮车被一块凸出的石头挡住了车
体，柳叶只是卡在石头和车身中间，
要不然……柳叶倒吸了一口冷气。

头上和腿上血流不止。头上流
出的血染红了半边白衬衣，又顺着裤
腿流下来。朱子英和那汉子见有一
辆大卡车开过来，不停地挥动胳膊，
大卡车鸣鸣喇叭离去了。第二辆车
开过来，司机见有人拦车，伸出脑袋
看了看，还是一溜烟走了。

一辆吉普远远驶来，朱子英几乎
站到路中间招手示意。吉普车停在
了三轮旁边，一个 30 多岁的中年人
拉开车门看了看，简单地问了问情况，
干脆地对那汉子说：“你看好三轮车，
等县城来人处理。”见那汉子点点头，
他又转向朱子英说，“快扶伤者上车。”

车上下来的这个人叫夏季，是

省城一家大报的记者。没过几天，一
篇特写在这家大报二版头题发了出
来，文章的标题发人深思：《血染的
白衬衣一养鸡专业户的苦与忧》。

看过这个标题，狮江地委书记
冯长江戴上眼镜，认认真真地把文章
看了一遍。他养成了晚饭后看报的
习惯。白天工作忙，晚上下班时他把
一天的报纸拿回家，常常是一边吃晚
饭一边看电视里的新闻，随后来到书
房看报纸。看过了这篇文章，冯长江
站起身不停地踱步，来到书桌前，他
拨通了地委副秘书长丁聪的电话。

“丁秘书长吗，明天上午的座谈
会我不参加了，请农委姜大化同志一
起去桐城灵泉河镇，你也去。县、镇
提前不要通知，实地看看再说。”

上午 10 点多钟，一辆吉普车驶
进灵泉河镇政府院内，丁聪下了车，迎
面碰上推着自行车往院外走的柳林。

“同志，你们书记、镇长在家吗？”
“你从哪来呀?”
“我是狮江地委办公室的，我叫

丁聪，请问你们书记、镇长在不在？”
柳林看看那辆吉普车，又看看

面前这位 40 多岁戴眼镜
的中年人，说：“我去办公室
问问。”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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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藕

清清苦苦芝麻叶
我们这一代出自农村的山里人，有谁没吃

过芝麻叶呢？
我小时候，农村还是大集体制，那时，家家

不仅缺口粮，而且也缺下饭的菜，一年中，有一
半的日子缺菜。缺菜的日子里，午饭时，主妇
大多会想方设法凑合出一盆炒青菜，早、晚凑
合不出菜来，一家人就吃没菜的饭，我们俗称
吃“白饭”。“白饭”一律是稀粥。吃“白饭”时，
人们常在碗里放几粒粗盐，用筷子搅一搅再
吃，加盐的“白饭”有咸味，吃起来易入口。

农村人缺菜吃，就常吃鹅儿肠、地皮子、黄
花头、灰灰菜、野芹、野葱、马齿苋、荠菜、车前
子等野菜。野菜之外，榆钱儿、槐树花、南瓜
头、刀豆叶、红薯杆、芝麻叶都会依时令有序地
出现在农家饭桌上。这些被充当菜来吃的花
花叶叶中，我最喜欢吃的是芝麻叶。

家乡地处江淮间，每年四五月份小麦收割
后，芝麻就可以播种了。整个夏季，芝麻不停
拔节生长。立秋之后，芝麻秆底端的叶子开始
泛黄，杆顶上开的白花也变得稀疏了，一串挨
着一串的芝麻颗子颜色由青渐渐转黄，芝麻快
成熟了。这时人们就利用空闲时间到芝麻地
里摘芝麻叶，俗称“打芝麻叶”。

为了能多摘点芝麻叶，许多主妇会借着月光
下地。多摘一篮芝麻叶，就意味着一家人少吃几

顿“白饭”。在摘芝麻叶的日子里，午饭过后，家
家户户的大人、半大的孩子都会纷纷涌向芝麻
地。我其时年龄小，出于好奇，也喜欢随母亲和
姐姐去芝麻地，她们可以下到地里去摘芝麻叶，
我不能。队里有规定，小孩子下地里摘芝麻叶是
要扣工分的。母亲和姐姐在地里摘芝麻叶时，我
一半为了好玩，一半为了打发无聊，也站在地边
有一搭没一搭地摘。记得最初摘芝麻叶时，我从
芝麻秆的顶端一直摘到底部，把一棵秆上的芝麻
叶扫荡一空，然后再去摘第二棵秆上的叶。后来
母亲告诉我:芝麻秆底部的叶子，不仅老了，虫眼
多，而且沾的尘土也多，既不卫生又不好吃，不要
摘；顶部的叶子又嫩又小，一焯水就煮烂了，也不
要摘；要摘就摘秆中间的叶子，中间的叶子宽大
厚实，味道最好。

芝麻叶摘回后不能直接拿来当菜吃，需要
经过处理。因为母亲要出工劳动，总要到傍晚
吃过晚饭后母亲才能抽出工夫。母亲先把大
铁锅涮干净，再往锅里倒半锅凉水，然后让姐
姐坐在灶门前点火烧锅。待锅里的水烧开后，
母亲一边往翻滚着水花的锅里大把大把地添
加芝麻叶，一边用漏勺把浮在水面上的芝麻叶
用力按进水里。等到芝麻叶装了满满一锅后，
母亲就用漏勺不停地翻搅，翻搅后，拿锅盖把
锅盖住。再过一小会儿，母亲才揭开锅盖，在

升腾的雾气里，用漏勺把煮熟的芝麻叶从锅里
捞出来，装进搁在洗菜盆上的竹篮里。沥一会
儿水后，父亲就提着篮子，趁着傍晚的霞光或
夜晚的月光，到门口的清水塘里去淘洗。有时
我会主动跟着父亲，父亲蹲在塘边的一块大石
漂上，把篮子大半浸进水里，再一手提着篮子，
一手在篮子里不停翻洗。洗上一袋烟的工夫，
父亲把篮子从水里提起来，把篮子里的芝麻叶
倒在洗干净的石漂上，然后用双手捧起一捧芝
麻叶使劲地捏，捏不出水分了再停下来揉搓。
揉搓个三下两下，掌中的芝麻叶就被揉搓成了
一个团球，把这团球放进篮子里后又去揉搓第
二捧芝麻叶。

等我随父亲把淘洗干净的芝麻叶提回家
时，母亲又煮好了第二锅芝麻叶。一个晚上，母
亲常要煮三四锅芝麻叶。母亲把淘洗干净的芝
麻叶球浸在装有井水的大木桶中，以防止它们
因温度高而变味。接下来的十天半个月里，芝
麻叶餐餐都会出现在饭桌上。早餐、晚餐时，从
木桶中捞出一个芝麻叶球，抖开，盛在菜盆中，
撒几粒盐和一小勺红辣椒粉，拿刚烧沸的米汤
浇一浇，用筷子搅搅，一道菜就妥了。午饭时，
把芝麻叶切碎，伴以红红的、青青的秋辣，放在
锅里炒几炒，就能端上桌吃。讲究点的，还会拍
几粒蒜瓣撒在芝麻叶上，如果有香油，滴上几滴

就更美了，但能如此奢侈的人家是少之又少。
摘的芝麻叶多了，一时吃不完，就趁日光正烈的
中午，把洗干净的芝麻球抖散、晾晒。煮熟后的
芝麻叶暴晒上两三个中午，就彻底干透了。晒
干后的芝麻叶，颜色呈灰黑色，用塑料薄膜把它
们裹起来装进瓦缸里放着，三五个月也不会坏。

时间是漂白剂，能漂白许多记忆。
芝麻叶，灰不溜秋，朴朴实实的，无论是用

米汤简简单单地拌一拌，还是同青椒一起炒一
炒，都自带有一种植物特有的草木清香，让人
百吃不厌。我小时没少吃芝麻叶，直到现在，
它依然是我喜欢的一道家常菜。每到初秋芝
麻叶上市的时候，我总会买上三两回。细品芝
麻叶，草木香气中带有丝丝清苦味，这丝丝清
苦味，最能打动人心。

近年听说芝麻叶蛋白质含量高，营养丰
富，能软化血管，滋润肠胃，还有补血养颜的功
效，应该多吃芝麻叶。我不知道这些说法有没
有道理，只知自己喜欢吃芝麻叶，并不是贪图
它的营养。年少时吃芝麻叶，是为了果腹；现
在吃芝麻叶，是为了重温年少时的记忆。那些
久远的记忆，或酸甜，或苦辣，经漫长时光的发
酵，都已化为陈酿，饮一杯，就能柔软内心。

无论岁月怎样向晚，芝麻叶都是我记忆中
最美的一道风景线。

♣ 薛培政

夏夜的乡村书场
夏夜里，村边闲下来的打麦场平整宽

阔、通透凉爽，就成了村人纳凉歇息、拉呱儿
听呱儿的“书场”。

晚饭之后，劳作了一天的人们，便提着
小板凳，摇着蒲扇，不约而同地走出家门，朝
打麦场聚去。

那年月，乡村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一样
贫乏，一年看不上几场电影几场戏，更没有电
视机、收音机一类的新鲜玩意儿。炎热的夏
夜又难以入睡，拉呱儿听呱儿，就成了村人夜
晚消暑的最佳选择。

村中的五爷，是呱迷们心目中当红的角
儿。这听呱儿如同看戏，出不出彩儿，得看角
儿。同样的呱儿，五爷能拉得让人瞬间入迷，
随着起承转合，村人们或忍俊不禁，捧腹大笑；
或暗暗饮泣，泪流满面；或热血沸腾，血脉贲
张，直到呱儿终了，还有人陷在呱儿里面走不
出来。

夏天的夜幕降临得晚。天刚麻麻黑，打
麦场上或蹲或坐的人已是黑压压一片，静等
着五爷到来。早已沉不住气，跑到村口望风
的孩子们，边跑边喊：“来了，来了！”

五爷照例是左腋下夹着马扎，右手端着
一把油腻腻的紫砂茶壶，不慌不忙地走来。见

着众人，微微一笑道：“呵呵，让大伙儿等急了
吧？”说罢，马扎一放人坐定，就声情并茂地拉
开了。

五爷拉呱儿，不像说书艺人说《杨家将》
《岳飞传》那样章节回合，他拉得多是书中的
片段或自编的呱儿，主题多与“忠孝善德”有
关，《岳母刺字》《忠勇报国杨家将》是多年的
保留项目，方圆几十里流传的神话故事、风物
传说、人物史实，发生的历史沿革、趣闻轶事、
乡村典故等，也被他编成呱儿拉得绘声绘色，
听起来就有滋有味了。

村人马长山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坚守上
甘岭一线坑道阵地，立下赫赫战功，回国后放
弃城里优厚的待遇，自愿回乡务农的事迹，被
五爷编成呱儿拉了几十年。每逢拉到马长
山只身炸碉堡的筋节处，只见五爷面色凝重，
眼若铜铃，声如洪钟，把战斗场面讲述得惊心
动魄，荡气回肠，让人听得肃然起敬，啧啧称
奇，马长山也成了村里最受尊敬的人。

村西头何家媳妇孝道治家、善待公婆，精
心照料患脑血栓卧床不起的婆婆10多年，不嫌
不弃。五爷对此称颂不已，逢人便夸:“有好儿
不如有个好媳妇啊！”他仔细搜集整理，编成十
五则孝道新故事，一气拉上半个月，教育了不少

年轻人，何家媳妇也从此闻名乡里，乡政府还把
“教女有方”的荣誉牌匾送到其娘家，一时传为
佳话。

对那些不孝子女，五爷则猛击痛处，促
其醒悟。村民梁老太早年守寡，含辛茹苦把
三个儿子拉扯成人。儿子们另立门户后，却
以分家不公为由拒绝赡养她。五爷把梁老
太心酸的陈年旧事，连拉了两晚，直拉得悲悯
动人，字字泣血，闻者伤心，听者落泪，村人再
见到这三个兄弟及其家人，都像躲蝎子似的
远远躲着。第三天早上，羞愧交加的兄弟仨
跪倒在五爷跟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悔过，当
即答应把老娘孝敬好，颐养天年才算完事。

日出日落，花开花谢。在一年又一年夏
夜的打麦场上，五爷嘴里的“呱儿”就像村前
日夜流淌的河水，总也拉不完，教育和感动着
一代又一代村人。

正如再红的角儿也有谢幕的时候。随
着收音机、电视机相继进入农家，乡亲们的娱
乐生活逐步丰富起来，夏夜的打麦场上，再也
难见拉呱儿听呱儿的人了。

可是若干年过去，每当人们提起那段时
光，却总是念念不忘当年夏夜的“书场”，不忘
已作古的五爷和他拉的那些呱儿。

黄瓜花

黄瓜秧一窜上篱笆墙或瓜架，就显示
了它的了得功夫。

等一圈一圈的卷须像手样弯曲，牢牢
地缠绕在力所能及的附着物上时，黄瓜秧
便开始了探头探脑。这时，阳光亲切地摸
摸它的头，它调皮地扭过脸去，等太阳公公
给它一个甜蜜的吻，送它一个好梦；风也悄
悄地走来，掀动它单薄的绿萝衫，隐约出它
略显骨感的肌肤，于是黄瓜秧害羞了，赶紧
手忙脚乱地遮掩，唯恐夏日偷窥了春光。

当黄瓜秧以藤蔓的形式在瓜架上辗转
腾挪、攀织成一张纵横交错的绿网时，在茎
蔓的腋窝处，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个骨朵，
不多几日就笑语盈盈，暗香氤氲，初始零零
星星，继而泼泼洒洒，层层翻翠叶，节节缀
金花，远远望去，堪称壮观。

五瓣形的黄瓜花看似娇嫩，在宽大的
瓜叶间，几成它的点缀，只不过在流转的光
眸里，不知谁陪衬了谁。

黄瓜花从不寂寞，蜜蜂、蝴蝶是它忠实
的粉丝，芸芸众生是它的追逐者，惊艳的色
彩，由不得你不迈步上前、频频回首。

在也有风雨也有情的日子里，黄瓜花
和其他花一样魅惑，可一经风吹雨打，之后
留下的有可能是一地的缤纷落英，而黄瓜
花却还在瓜架上依然如故，占尽风流……

丝瓜花

犹如一枚枚闪光的胸章，别在农家院
子的衣领上。

那么金黄，那么耀眼，盛开在哪里，便
扮靓哪里。

这种能随意制造风景而不是简单附庸
的，是一种叫作丝瓜花的花。

丝瓜花在夏日里很平凡，能熟视到无
睹，好像在身边经常出来进去、擦肩而过的
熟悉的陌生人；又如夏夜里的一颗星，想起
了就算想起，忘记了便是忘记，估计没有谁
会太在意。

丝瓜花主打高调，尤喜跟随丝瓜的藤
蔓伸向高处，走向远方，因为高远，才是追
求的境界。

丝瓜花骨骼清奇。通身薄如蝉翼，纤
尘不染，气质高雅，即使零落成泥，其香也
如故。

因爱而生，为爱而美。丝瓜花面膜、丝
瓜花花露水、丝瓜花沐浴露、丝瓜花口服液
等足以让孩童和丽人清爽一夏。

丝瓜花绝不仅是映照人间的一抹亮
色，它更深地懂得未来。瓜果的胚胎，往往
在不经意间，訇然被一簇簇丝瓜花照亮，让
纵横蔓延的碧绿有了收获的希望。

花若做到丝瓜花，当是无憾。

南瓜花

一路吹着金喇叭，从暮春走到初秋也
没觉着多累。

在粗壮宽大的藤蔓叶片里，南瓜花胖
嘟嘟的可爱，让人忍不住对它多看几眼。

在相应的空间，在相对的视线里，南瓜
花显得那么娇艳，它始终在以一种独特的
方式打探绿色的深度。灿灿的花，饱满地
开放，带着一季的心事，许下一个庄重的承
诺，就此踏上行程。

一看到南瓜花，不由得想起童年艰涩
的时光，因为有南瓜花的陪伴，酸辛的日子
也感觉温润甘甜，青葱岁月仍觉那么美好。

犹记得祖母用南瓜花雄花为我们炒
菜、下面条、下咸面疙瘩、面鱼儿的情景；用
它和粗面搅拌、揉搓、拍扁，做成的花饼也
别有风味，至今想起，还唇齿留香，看来，往
事并未走远，过去还有温度。

真想南瓜花永远结庐于我的心头……

聊斋闲品

♣ 刘 悦

移动咖啡车

散文诗页

♣ 李成猛

夏花之绚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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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福根 著

第一个全国生态日（8月 15日）
到来之际，全景呈现郑州市生态文
明建设历程、发展成果的专著《生态
润泽天地心》，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公
开出版、发行。作者李春德长期工
作在郑州市生态环境事业第一线，
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
亲历者。

全书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主线，
围绕郑州环保人忠诚为民、担当
作为、科学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的奋斗历程，以参与者身份、
见证者视角、宣传者情怀再现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郑州市生态文明
建设事业的真实故事、生态科普、

文化自信，“监管随笔”铭记郑州
环境质量升级、蝶变进程中的法
治力量、监管贡献；“服务印记”探
索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与 经 济 社 会 发
展、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相辅
相成、和谐共生；“学习感悟”博采
外地经验，分享对绿色低碳生活
的感悟体会、真知灼见。全书兼
具思想性、科学性、趣味性，既是
以郑州方案、郑州行动、郑州智慧
对碳达峰碳中和国家战略的时代
应答，亦是深入浅出向社会公众
宣传生态文明，倡导市民百姓把
美丽中国建设转化为人人自觉行
动的优秀科普读物。

荐书架

♣ 易 名

《生态润泽天地心》：全景呈现郑州生态文明建设

在图书馆前，一辆小车的后备箱，搭载着简单吧台的移动咖
啡车，卖热、冰咖啡，应该算是这两年出现的新鲜事。

这是个很有新意的事情，在街头听到的路人评价也几乎都是
夸这个后备箱卖咖啡有创意。

打开的后箱盖，一条白色的幌子“天下有我，咖啡在手”，旁边
挂着一个手绘的价目表牌，美式：14，拿铁：18，还有生椰、燕麦拿
铁等口味，价格比较平价，符合路边咖的定位：名字也简单“来一
杯”，我感觉这不是大碗茶的延续。

咖啡在电影、电视剧中，国人的眼光中，是“洋玩意儿”。
在室内。满屋都弥漫着咖啡的香气，留声机里面传来靡靡之

音，小姐、贵妇翘着兰花指优雅地端着咖啡杯，公子、大佬面前摆
着冒着热气的咖啡，叼着雪茄一副悠闲雅趣的神态。在室外应该
是人们坐在遮阳伞下，侃侃而谈，才显得高雅、富贵有情调。

1844年，英国人将咖啡带到我国台湾种植，而云南种植的咖
啡则由法国人经由越南引进。

18世纪末，法国承建昆明至河内的铁路，巴黎的一位工程师
从西堤岛带来最简单的研磨机、饮具以及 100公斤咖啡豆，在昆
明开设了中国第一家咖啡馆，此馆比中国近代最早的“上海 30年
代”咖啡馆早了将近 100年。那时候，尽管大多数中国人还不认
识咖啡，更不知道西堤岛，但是西堤岛咖啡这一古老的欧洲品牌，
早在100多年前，即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9年1月，星巴克在北京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开设了中国大陆
第一家门店。除售卖咖啡外，星巴克一直不遗余力地向中国人传达

“咖啡文化”，并培养中国年轻人喝咖啡的习惯。再加上城市中产阶
层逐渐兴起以后，咖啡成为城市青年人追求的新的生活方式。

相对于年轻人来说，速溶咖啡是很多人学习、工作中离不开
的饮品。速溶咖啡携带非常方便，价格也便宜，工作疲劳来一
杯，提神醒脑，缓解疲劳。尤其是对上班族来说，便于携带，随喝
随泡。似乎咖啡比起茶更加有吸引力，从目前全球三大饮料的
排行榜：可乐、咖啡、茶，也可以看出，咖啡受欢迎的程度远远大
于茶。

实际上在咖啡馆里喝咖啡的人并不太多，而且大部分人是基
于社交需求的，也有商务需求的。街头摆摊也基本上是傍晚为
主，这个时间段，已经过了喝咖啡的时间，白天有多少人群，来专
门去摊位上喝咖啡的呢。

与年轻的女摊主聊起，她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驾着小型车
辆来到风景较好的露营地，我在周围“摆摊”，贩卖“移动”咖啡一
举两得。相对传统咖啡店，移动咖啡车对于经营场所的选择，成
本较低。开咖啡店，如果前期选址不合适，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经
营状况，但移动咖啡车就较大程度地规避了这一点。

随着地摊经济的兴起，生活休闲化将会带动移动咖啡车这样
的小型经济体兴起发展，对整个社会是一件好事，可以降低创业
的成本。但随之而来的就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他们与实体店业主
的矛盾点在于，没有繁复的手续，没有严格的管控标准，也没有高
昂的店面成本。因此，移动摊位的根本问题在于其产品质量、产
品品质是否有保证。

朝花夕拾


